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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智利赢得第 7
届世界杯的主办权，举国
欢 腾 。 然 而 世 事 无 常 ，
1960 年 5 月 22 日 15 点 11
分，智利发生了人类历史
上震级最高的地震，达里
氏 8.9 级。地震还引发了
世界上最大一次海啸。一
个月内，智利竟发生了7次
7 级以上地震。许多城镇
被摧毁，5700 多人遇难。
空前惨烈的地震不但严重
破坏了智利的经济，造成

惨重伤亡，且毁损了许多
世界杯比赛场地。不但
国际社会，许多智利人也
开始沮丧地认为，仅仅两
年零八天时间，满目疮痍
的智利注定无法承办世
界杯盛宴。在国际足联
召开的世界杯赛场是否
变更的紧急大会上，智利
足协主席迪特伯恩慷慨

陈词：“智利已经失去了一
切，绝不能再失去世界杯。”
他的言辞感动了所有人，甚
至连对手阿根廷也将赞成
的一票投给了智利。保住
世界杯承办权让仍沉浸在
悲 痛 中 的 智 利 人 为 之 一
振。他们争分夺秒地抢在
比赛开幕前完成了4个赛场
的修复和重建。1962 年 5

月30日，世界杯如期开幕，
尽管这届世界杯办得很简
朴，比赛技术含量也有所
欠缺，但智利人却通过盛
会成功摆脱了大灾后的阴
影，并向世人证明，智利没
有失去世界杯，迪特伯恩，
却因积劳成疾，在开幕式
前一个月与世长辞，智利
人将阿里卡体育场命名为

“迪特伯恩体育场”作为铭
记。

摘自《世界新闻报》

央视百家讲坛上，于丹对
于《论语》和《庄子》的解读，可
以看出她对天地宇宙之理，和
人情世故之事洞察皆深。古
语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
练达即文章。”在外人看来，于
丹无疑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女
人。她的智慧弥补了她容貌
的不足，居然被评选为“最美丽
的女人”之一。于丹的智能只
是在一些特殊的时候像一道
金光闪现。大多数的时候，她
更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生
活中的她甚至略显一些“傻”
态。我们甚至在她做电视节
目的时候，时而看到她嘴角露
出的那平易近人、憨状可掬的
笑容。

有次于丹做客某家电

视台的对话栏目，女主持人
问她：“你这么聪明，哪个男
人能配得上你呢？”于丹一
愣，回过神之后哈哈一笑，
说 道 ：“我 不 带 着 脑 子 回
家。”按照于丹的说法，她在
家里陪女儿疯玩，而对女儿

“言传身教”的事情，一拱手
让给了她的丈夫和婆婆。

生活中的于丹简简单
单，甚至疯疯癫癫，她的丈
夫总说她“傻”。有报道说，
在出名之前，于丹便和学生
打成火热一片，网上曾流传
的一张于丹和学生一起旅
游的照片似乎可以佐证。

智慧的背后，似乎关联着心机、
谋术、手段，大多数对于自身的
智慧自以为是的男人或女人，
对此了然于心。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无
疑是一个证明，她聪明过人，精
明圆滑，令男人望而生畏。也
难怪，在现实中一个男人在美
丽的女人和智慧的女人之间，
往往不假思索选择前者，对后
者敬而远之。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
板桥遗存于世的“难得糊
涂”耐人寻味。于丹的“不
带脑子回家”与之有着近似
之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

察则无徒。”一个人太过精
明，反而无人趋近，孤独无
朋。

在婚姻之中，如果一方
或两方凭恃聪明，摆弄智
慧，这样的婚姻往往经受不
了岁月的考验，而分崩离
析。今天的社会，离婚率居
高不下，而“80后”占到离婚
总数的三分之一，“闪婚”与

“闪离”之间，是短暂的婚姻
旅程。谁能否定，今天的离
婚的众多原因中，没有“带
着脑子回家”的一种？“不带
脑子回家”，是一种为人处
世的方式，是一种生活的状
态，更是一种生存和生活哲
学。

摘自《大公报》

我 曾 有 机 会 与 几 位
同事出了一趟远程的“美
差”，应邀先后到北欧三
国（芬兰、瑞典和挪威）、
美国和中国参加研讨会，
向 这 几 个 国 家 的 承 包 商
和 咨 询 公 司 介 绍 参 与 国
际 工 程 的 商 业 机 会 以 及
竞 标 和 采 购 的 要 诀 。 虽
然 说 我 们 在 三 地 五 国 的
出差任务完全相同，身份
也 都 是 国 际 金 融 组 织 专
家，但所到之处受到的接
待却大相径庭，一路走下
来，感触颇多。

先 说 北 欧 之 行 。 按
日程安排，第一场研讨会
星期二在赫尔辛基举行，
然后紧接着星期三、四在
斯 德 哥 尔 摩 和 奥 斯 陆 分
别 进 行 另 外 两 场 。 我 们
看日程紧张，特意订了周
六到芬兰的航班，以便事
先 有 足 够 的 休 息 和 准 备
时间，还可以抽空在赫尔
辛基转转。不料，对方主
办单位发来传真，询问星
期一是否有正式活动，委
婉 建 议 最 好 乘 周 一 的 航
班 抵 达 。 我 们 想 接 待 人
员 很 可 能 是 不 愿 意 耽 误
周末时间出来接机，而周
一有别的安排，也没有时
间陪同我们，那就客随主
便 吧 。 星 期 一 下 午 我 们
乘 斯 堪 地 纳 航 空 公 司 的
飞机到达赫尔辛基时，左
顾 右 盼 ，并 没 有 人 来 接

机 。 等 我 们 乘 出 租 车 到
了饭店办入住手续时，才
看见一份传真，对我们顺
利抵达表示慰问和欢迎，
并 且 详 细 说 明 第 二 天 开
会 的 时 间 地 点 。 从 星 期
二早上 8 点 30 分开始，我
们 就 开 始 了 紧 张 的 工
作 。 上 午 是 有 五 十 多 人
参加的全体会，下午是与
各 个 公 司 代 表 的 分 别 会
晤，一直到 4 点半钟。然
后匆匆忙忙地赶赴机场，
转 往 下 一 个 城 市 。 这 样
在北欧三国，连续开了三
天会，连晚饭都是在飞机
上 吃 的 。 虽 然 没 有 安 排
时间观光，但是北欧人的
组 织 效 率 和 严 谨 的 工 作
态 度 给 我 们 留 下 了 深 刻
印象。

在 美 国 我 们 的 开 会
地 点 是 在 西 海 岸 的 洛 杉
矶。飞抵机场时，我们已
经料定没有人接机，所以
直 赴 事 先 订 好 的 希 尔 顿
饭 店 。 可 是 在 办 入 住 手
续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主
办 单 位 留 下 的 任 何 信
息。正为难时，饭店前台
小 姐 提 醒 我 们 去 看 大 堂
入 口 处 的 信 息 板 。 我 们
仔 细 一 找 果 然 在 一 大 串
活 动 中 发 现 了 我 们 的 研
讨会，原来会议地点就在
这个饭店的会议厅。

到 了 那 个 会 议 厅 一
看，果然有工人在忙着布

置会场，看来人家美国人
还 是 做 了 充 分 准 备 的 。
第二天 8 点 30 分，参加会
的 人 已 经 陆 续 到 达 了 。
在会议厅的门口，有一位
小姐负责报到登记，并且
给 每 位 参 加 者 发 一 个 事
先 准 备 的 名 牌 胸 卡 。 我
的 名 字 按 字 母 顺 序 排 在
最后，所以不费事一下就
找 到 了 。 挂 上 胸 卡 刚 要
走 ，小 姐 说 让 我 交 30 美
元的会议费，其中包括一
顿 工 作 餐 。 我 犹 豫 了 一
下，还是忍不住解释说：

“我，还有那边几位同事，
是 你 们 请 来 的 要 在 会 上
讲 话 的 专 家 。 是 不 是 要
交 费 ，你 去 问 一 下 。”结
果，这会议费还真免了。
在 洛 杉 矶 的 会 议 安 排 与
北欧差不多，紧张的一天
不 知 不 觉 地 就 过 去 了 。
不 知 是 不 是 为 了 早 上 收
会议费的“失礼”作补偿，
下午全部日程结束时，接
待 单 位 的 主 人 大 方 地 邀
请 我 们 去 临 街 的“ 汉 堡
王”吃了一顿快餐。

虽 然 几 位 外 国 同 事
早就听我说过中国是“礼
仪之邦”，但他们抵达中
国 以 后 所 受 到 的 热 情 款
待 还 是 远 远 超 出 了 他 们
的想像。那天，主人从机
场 用 专 车 把 我 们 接 到 饭
店下榻，入住手续早已由
接待单位事先办好，我们

拿 了 钥 匙 直 接 就 上 楼 休
息 。 旅 行 社 的 工 作 人 员
专 门 到 我 们 饭 店 房 间 里
为 我 们 办 理 确 认 下 一 段
飞 往 上 海 和 深 圳 的 机
票。当晚，接待单位的领
导出面为我们设宴接风，
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第 二 天 开 始 的 研 讨
会 有 国 内 几 十 个 公 司 的
代表参加，总共安排了两
天 。 每 天 中 午 是 会 议 安
排的丰盛的工作餐，而晚
上 则 是 参 加 会 议 的 公 司
请客，山珍海味，南北佳
肴吃了个遍。

由 于 在 北 京 没 有 排
出旅游的时间，细心的主
人 在 会 议 进 行 中 间 专 门
派 车 送 已 经 发 过 言 的 专
家 去 故 宫 参 观 。 为 了 补
偿 在 北 京 没 有 旅 游 的 缺
憾，在上海和深圳的接待
单位带我们去豫园、中华
民俗园玩了个痛快，还特
意留出购物的时间。

当 我 们 结 束 全 部 访
问离开深圳的时候，主人
客气地说：“欢迎你们再
来！”这时我们同行的一
位同事说了心里话：“我
们这一路走了不少国家，
听到‘欢迎再来’的次数
不少，只有中国我真是想
再来一趟呀！”在中国当
外宾的感觉真好。

摘自《党员文摘》

如果不是因《长恨
歌》获奖，很多人一定以
为我在娱乐圈销声匿迹
了。这两年我的确很少
出现在公共场合。当明星
最怕没有人气，可我一点
都不在乎。

谈“人气”这个话题那
天，我正和爸爸在浅水湾
的一条小道上散步，那时，
他刚动过一次大手术，走
路脚底打滑，姿势很古怪，
我扶着爸爸的铁手杖，问
他：“你现在走路这么慢，
这么难看，会不会觉得人
家看你的目光有点怪？”爸
爸微笑着说：“我这一辈子
要走的路还多着呢，怕什
么呀，我慢慢走，很好啊！”

慢慢走，很好。就好
像老爸说的，掌握好人生
和事业的节奏，又何必在
意别人的目光呢？我轻挽
着爸爸的手，感觉十分幸
福，事实上，这只是爸爸给
我的又一次启发和帮助而
已。

老爸这一生苦难极
多，经历过两次大的脑部
手术，后来又轻度中风，因
为他天性乐观，每一次都
挺过来了，陪在他的身边，
我也因此受益不少。

记得小时候老爸第一
次动脑部手术，头颅半边
被打开，五官肿胀，脸部严
重变形，当时我只有十来
岁，被他的样子吓得鼻涕
眼泪齐下。除了哭还是
哭，爸爸也不忘挤出一丝

笑容握住我的手说：“阿文
不要哭，你可是爸爸心中
最美丽的塑胶花。”

爸爸的理想是当一名
教师，命运偏偏同他开玩
笑，满身艺术细胞的他却
成了生意人。30 年来，他
一直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
塑胶制品生产和交易中。
一天，我亲眼见到他在 40
摄氏度高温的喷池房内，
机械地为每件塑胶超人涂
色，他的两个大鼻孔都被
染成了绿色，我指着他的
鼻孔哈哈大笑，他笑着把
喷枪对着我，吓唬我：“要
不要给你也上点色，把你
变成一朵漂亮的塑胶花。”

站在老爸的病床前，
年幼的我想起车间的那一
幕，觉得又滑稽又难过，但
最终看着老爸那勉强挤出
的笑容，我还是破涕为笑
了。

这就是老爸想要的效
果，只要快乐一切都会好
起来的！

那阵子我们家经历着
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工
厂 的 效 益 很 差 ，入 不 敷
出。父亲虽然抱病，还是
鼓励我们，他经常对我说：

“阿文，我希望你做一朵坚
强的塑胶花，永远不退色，
永远漂亮，风吹雨淋全都
不怕！”

但漂亮的塑胶花可不
是那么好做的。小学四年
级那年，我因连两位数乘
以两位数也算不来，老师
屡屡教我还是不会，便赌
气不肯上学了，爸爸苦劝
无效，竟抬手给了我一巴
掌。我哭哭啼啼地出了
门。

谁知晚上回到家，老
爸竟然谦和地向我道歉：

“我担心了一下午，生怕伤
到你，更怕伤到你的心。”
那一刻，我感动的像个塑
胶人，动弹不得，只有下巴
在颤抖。

踏入演艺圈后，我见
识了各种各样的人，还要
应付形形色色的刁难，但
不管怎样，我一直提醒自
己，要像爸爸说的那样，做
一朵坚强的塑胶花。

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
压力大，我只好不断地吃
东西来减轻压力，结果体
重直线上升。外界纷纷传
言我得了病，所以飞速发
胖。

那时老爸身体也不
好，我沮丧地坐在他的床
头，他安慰我说：“管他是
胖还是瘦，只要你是漂亮
的花儿就好，难道有人会
用花儿的胖瘦来衡量花儿
漂不漂亮吗？”听着老爸奇
特的安慰，我的感激喷涌

而出，简直想抱着他亲
吻。

老爸性情乐观，他
自身的情况却不容乐

观。老年时他苦练书法，
想做出成绩来，顺便帮助
脑部康复。可老天不长
眼，他再度中风，左脑功能
降为零。看着他瘫痪似的
躺在床上，仿佛陷入极端
的禁锢中，我心里就难过，
可他不当一回事，我的卧
室与老爸挨得很近，每晚
11 点，我都会听到他准时
练那套自创的康复操，对
中风患者来说，那些简单
的动作，实在太难了，可老
爸还是坚持不懈，有时我
悄悄地看他练习，恍惚中，
在床头灯的映衬下，老爸
坐在那里竟有点像发光的
圣体。

世事就是这样，年轻
时，父亲想当教师不得，中
风后，却以义工的身份成
了一名社区教师教授书
法 ，教 人 的 同 时 娱 乐 自
己。那时，他的右手已不
能动了，他就说：“一切从
左手开始。”还把自己用左
手写出的第一幅书法作品
用镜框裱起来挂在家里。
每次看着那幅字，我就觉
得其中暗藏着永不放弃的
气魄和光芒，也正是有这
种气魄和光芒的滋养，我
才得以成为今天的我。

摘自《幸福》

2008 年 4 月 9 日，澳大
利亚总理陆克文应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的邀请抵达北
京，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
的正式访问。

这位外国总理一口流
利的中文，让中国人一下子
就对这个金发老外产生了
亲切感。北大的学子们在
听他演讲时，毫不吝惜地给
出了 14 次热烈的掌声。国
家主席胡锦涛都称赞他“汉
语讲得很流利，对中国非常
了解”。

一

从 24 年前一有空就喜
欢穿梭于北京胡同的年轻
外交官“小陆”，到今日面对
中国记者采访时依然能脱
口而出“海内存知己，天涯
若比邻”的澳大利亚总理阁
下，陆克文的生命轨迹一直
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

陆克文的英文名字叫
凯文·拉德，陆克文是他后
来在大学里自己取的中文
名字。他从小就喜欢上了
中文。

10岁时，母亲玛格丽特
给了陆克文一本介绍世界
古代文明的书。在翻到“中
国历史文化”那一章时，他
的眼睛亮了，久久没有挪
开。“中国在哪里？她真的
这么美吗？”他站起身来，合
起书本，走回屋里，向母亲
玛格丽特宣告：“我要学中
文。”陆克文常常是一边在
农场放牛，一边在树下读着
介绍中国的书，幻想着关于
中国的事情。

这之后不久，陆克文的
父亲伯特·拉德问他说：“你
决定好了没有，将来要做什
么？依我看，你有两个选
择：一个是同肉牛打交道，
一个是同乳牛打交道。”陆
克文的父亲如是说并不奇
怪，对于 1977 年的澳大利
亚人来说，学中文还是一件
很稀罕的事。可陆克文却
已经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
学习中文。

陆克文 11 岁时，父亲
在车祸中去世，留下母亲独
自 抚 养 四 个 孩 子 艰 难 度
日。为了养家糊口，陆克文
不得不从小随母亲辗转奔
波，到处寻找落脚地。

这段困顿的经历给陆
克文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
象，也培养了他沉稳、坚韧
的性格，对其政治观点的形
成产生了强烈影响。

陆克文中学毕业后，毅
然选择在名校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中文系就读，主修汉
语（包括古汉语）和中国历
史。他成绩优异，曾获一级
荣誉学士学位。毕业时，他
已经能与同学们讨论中国
的经济体制改革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熟
练的中文令陆克文的梦想
日益接近现实，他成了一名
外交官，并很快被派到北京
任职。但那时，他的中文说
得还不够利索，澳大利亚外
交部决定送他到香港深造
半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他
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

毕业后，陆克文携妻子
特丽莎再次来到北京。“我
买了一辆破旧的丰田车，是
从即将离任的新西兰的一
秘手里买的。”陆克文说，

“花了 600 澳元，我全部的
存款。我们用这辆旧车把
北京看了个遍，那种感觉好
极了。”那个时候的他，已经
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京腔普
通话了。

当时的澳大利亚驻中
国大使很快发现了陆克文
的长处：“他非常能干，很有
效率，在外交界将是个很成
功的人。他在这一领域大
有前途。”

二

陆克文于 1998 年当选
联邦议员，在国会首次发言
时 就 曾 谈 及 小 时 候 的 经
历。他说：“和成千上万的
母亲一样，我的母亲只能依
靠微薄的资助养家糊口。
这让我觉得应该建立完善
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护弱

者。”
陆克文在 2007 年秋天

澳大利亚的联邦选举中，提
出了“新领导”、“新思想”的
竞选口号，承诺获胜后将在
劳资关系、教育、医疗和互
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进行重点改革，使最普通的
家庭获得最大益处。

大选期间，陆克文一直
不忘向选民“炫耀”他的一
个资本——家庭的温馨。
他一共有三个孩子：长女杰
西卡 23 岁；两个儿子尼克
拉斯和马克斯分别 21 岁和
14 岁，他们和父亲一样，都
喜欢学中文。在家里，一家
人经常用汉语交流。

大选期间接受媒体采
访时，陆克文说：“今年，我
的女儿嫁给了一名华人；我
的小儿子正在读中学，他很
顽皮，不喜欢做功课，却偏
偏爱学中文。”

陆克文给大儿子起了
个中文名字，叫陆雨德。陆
雨德在大学里学习法律和
中文，2005年还曾到复旦大
学学习。

陆克文虽然整天忙碌
在外，但只要一有时间回
家，就会检查孩子们的学习
情况，并与他们一起用中文
对话。

在孩子们面前，陆克文
更 像 是 一 个 中 国 式 的 父
亲。一次，他对《世界新闻
报》特约记者谈起当年在复
旦大学学习的儿子时，显得
格外自豪。记者问陆克文，
他的儿子学中文是不是受
他的影响，他骄傲地点点
头，并表示，他就像传统的
中国父母一样，喜欢为孩子
的未来操心，关心他们所受
的教育。

2007 年 11 月 24 日，陆
克文击败他的对手——国
家党联盟领袖约翰·霍华
德，成为澳大利亚第 26 位
联邦总理。

三

陆克文是第一个能讲
流利中文的西方国家领导

人，他也从不放过“炫耀”中
文的任何机会。

来到中国访问，接受中
央电视台专访时，他字正腔
圆地念出唐代诗人王勃那
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在北大，他更是用中文
进行了题为“与中国青年谈
未来”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学生
们！”陆克文一开口便挑起
了全场的热情，“你们为什
么不上课？你们的功课都
做完了吗？”现场的尖叫和
掌声融为一体。因为学生
们此前并不知道陆克文会
用中文演讲。

陆克文非常懂得如何
在短时间内和中国学生打
成一片，他不时幽默地抛出
几句中国俗语，并表示“北
大是中国最有名的大学”，
然后马上附上一句“别告诉
清华大学”，一下子让自己
成了北大学子的“铁哥儿”，
也令在场不少记者立时成
为他的粉丝。

在现场聆听演讲的北
大国际关系学院 2004 级本
科生余歌说，与她以前听过
的在北大演讲的安南、基辛
格等政治家相比，陆克文的
演讲与众不同，他甚至用了
一些中国土话，连开玩笑都
很地道。比如，说到自己的
汉语水平，他调侃道：“中国
有句话叫，天不怕，地不怕，
只怕老外说中国话。”

陆克文对中国的访问
取得了圆满成功，但他跟中
国 的 情 缘 还 远 远 没 有 结
束。通过陆克文的积极努
力，中文已被正式纳入澳大
利亚政府学校的课程。陆
克文坚定地认为，在澳大利
亚未来的发展中，“中国是
关键”，他想以中文“搭桥”，
拉近跟中国人民的距离。
很显然，他做到了这一点，

“陆克文”这个名字，已经成
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名字
之一。

摘自《莫愁》

陆克文：中文流利的澳大利亚总理
做坚强的塑胶花

于丹不带脑子回家

在中国当“外宾”的感觉真好

曹操挺像个游刃有余
的商人。曹操还是一个官
商。他一开始就凭借手中
的权力，倒腾买卖，滚雪球
一般越滚越大。

读到《三国演义》曹操
献刀这个情节时，觉得这
事儿悬乎，真是不大可信，
以曹操那两下子，敢跑到
董卓的卧室里去行刺，成
吗？且不说董首长的门口
有没有警卫和游动哨，人
家那看门的让你进去吗？
根本不可能。如果说你去
董卓的办公室，还有些可
能，你可以打着向领导汇
报工作的旗号。可是你怎
么能去人家的卧室呢？无
论如何，曹操谋刺董卓这
件事的细节不真实，只是
曹操自己虚构的文学故
事。可以想像，或许曹操
只是跑到城边，找个扎堆
儿的人群儿乱嚷嚷了几
句：我曹操可是去刺杀董
卓了，成功没成功另说，我
是重在参与了。然后，再
壮着胆子喊了几句“打倒
董卓”的口号，再然后就撒
腿跑了。再然后，董卓就
在全国通缉他。曹操要的
就是这个效果啊，他只是
要这个名声。有了这个名
声，曹操等于给自己做了
广告。这才能回到乡里，
招募军马，要不然，谁信他
啊？曹操的这种把戏，其
实今人也在重复上演着，
眼下许多企业不也都是习
惯玩一些广告噱头嘛。这
是曹操的第一次政治投
机。

然后，曹操进行自己
第二次投机生意。追随袁
绍讨董卓，这似乎是曹操
的一次大买卖，换句话说，
他把全部家当，都买了袁

绍这只绩优股。可是曹操
也没有想到，袁绍这只绩
优股，却是一只垃圾股。
没几天，一落再落。十八
路诸侯讨董卓像是一场爆
炒垃圾股的闹剧。最后结
局是彻底破产，所有买进
的 股 票 ，都 是 废 纸 一 张
了。或许曹操一开始就已
经想到了这次失败的结
局 ，但 是 他 必 须 进 行 投
机。这次十八路诸侯讨董
卓的事儿，成与败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曹操挤入了
十八路诸侯的行列。这是
事情的关键。曹操由此成
了名人。

讨董卓的事情算是吹
灯拔蜡了，各路诸侯一哄
而散，曹操也忙着收拾了
摊子走人，反正这次他是
进了一回大户室。天下人
都知道有一个曹操了。曹
操作为名人回到山东重新
募集资金。这时的曹操算
是正式登上国家级的政治
舞台了。

曹操这时很像一个开
地下钱庄的老板，吸引了
大量的民间资本，就等着
机会了。这不，机会来了，
当汉献帝被董卓的残余部
队追击得东躲西藏的时
候，有人想起曹操来了，建
议皇帝请曹操来保驾。这
就给了曹操一个大好的机
会。曹操紧忙着去保驾。

保驾？保什么驾啊？
曹操是乘机把汉献帝控制
起来。他算正式进入了中
央政府。他成了第二个董
卓。汉献帝算是倒霉透
顶，刚刚离了屎窝，又挪进
了尿窝。

官渡之战后，曹操算
是真正统一了北方。凭良
心说，刘家的天下，到此就
应该画上句号了。曹操应
该重新整合天下，一脚把
汉献帝踢开算了，自己龙
袍上身也就完事了。你还
虚头巴脑地干什么丞相
啊？三国的局面也早就形
成了。可是曹操没有这么
做。曹操知道中国人的心
态，你坐了天下，人家骂你
是贼。我不当贼行了吧？
他想着把这事儿交给他儿
子去干。读书读到这里，
真是感觉曹操脸皮薄。你
不想篡位，你怕当汉贼，可
你儿子当皇上就不是贼了
吗？其实，曹操错走了一
步。

曹操的第二个错误，
就是急着收拾孙权和刘
备。他策划方案做得很
好，挟天子以令诸侯。可
是谁听你的啊。这里边的
事儿谁不知道啊？那皇上
不就是个傀儡么。古人
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这
话有时候也不灵，你真就
是名正了，言未必顺。曹

操或许真赌上气了。现在
天下的主要对手就剩下孙
权了，还有四处逃窜、连个
住宿吃饭的旅馆也没有找
好的刘备。好，你们不是
不听话吗？打！这就有了
赤壁之战。其实曹操太着
急打这一仗了，他刚刚经
过了跟袁绍的战争，休养
生息几年再说嘛。官渡之
战后，你曹操有许多事情
还没有理顺呢，你着什么
急啊。你先吃饱了，喝足
了，休息着。弄不好刘备
和孙权就得先打起来，你
坐收渔人之利多好啊。

赤壁之战是曹操走下
坡路的开始。孙权和刘备
两家也写下了人类历史以
少胜多的军事范例。可是
这事儿看怎么说。诸葛亮
分析得不错。曹操只占了
天时，而地利与人和，曹操
都没有。北方人到南方，
怎么打仗？水土不服啊。
吃不好，睡不好，就算是精
锐部队，到这里来，战斗力
也得大打折扣。

赤壁一战，让曹操从辉
煌的事业顶峰跌落下来。
三国对峙的局面正式形
成。如果这是一场市场重
新整合，那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刘备。换句话说，也
是曹操成全了刘备。

摘自《今晚报》

曹操的两个错误
谈 歌


